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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馬，河馬> 

 

  半夜兩點四十一分三十五秒，陳和芒正在超商裡，機械般重複著上下架的動

作。 

  確認日期，汰換商品，遞補空位。步驟環環交織成一張緊密的網，相錯絲線

堅硬如鋼，撐起整間超商的營運。每一個動作必須快且狠，如捕狗大隊上街掃蕩

棄犬棄貓，毫無轉圜留戀的餘地。 

  不久，嶄新的商品在架上逐漸排列起一座華美的高牆，而淘汰商品也在地上

的箱子堆疊成另一座搖搖欲墜的危城。陳和芒以一種造物者的姿態，看著自己一

手打造，猶如天壤之別的世界，悲憫情懷由內而生。他不禁覺得這就是人類社會

的縮影。 

  殘敗的過眼就被遺忘，很快又有數以萬計新生走進記憶。即便活在同一張網

的定律之下，再無任何交集。任由被拋棄的人們聚集，一同在掙扎苟活中腐敗。 

  思緒神遊至天外，轉了一圈又落回來。陳和芒繼續先前未完的工作，很快就

有三大箱淘汰商品在腳邊堆積。他左右伸展疲累的身軀，汗水從層層疊疊夾起的

腹部間隙匯流如溪。 

  這時自動門開啟的聲音響起，陳和芒下意識地朝著門口喊「歡迎光臨」。空

無一人。這並不是甚麼靈異事件，新換的感應器還太靈敏，如處子一驚一乍，風

吹草動都紛擾。 

  一絲夏夜暖空氣溜了進來，時針向前校準，推進一格，凌晨三點了。 

  陳和芒將視線移到收銀檯上方的電視，畫面不斷重播這幾天吵得沸沸揚揚的

新聞──螢幕上的河馬第一千次被重摔在地，第一千次流下一行乳白色的淚水。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馬阿河經歷兩次重摔不治死亡。 

＊ 

  早晨的陽光緩慢蠶食夜晚，人潮魚貫而至，遞補晚風的空席。六點半，換班

的時間。陳和芒脫下汗濕的制服換上寬鬆的衣物，將過期食品挑了兩大袋帶走，

一路感覺路人刺向他的視線。他早已對被當成異類習以為常，卻在經過店家時仍

忍不住從光潔的玻璃上偷覷自己反射的倒影。他看到一隻擁腫的畜牲回望他。 

  也許陳和芒就是社會上淘汰品的代表。 

  三十二歲，身高一七二，體重一七五，學歷低，收入低，家庭背景差。他的

人生基石搭建於貧瘠無雨的荒原，從一開始便如希冀著海市蜃樓救贖，在炙熱沙

漠苟延前行的垂死之人。 

  況且他不僅胖，還生的醜陋無比。鼓凸的小眼，爆出的犬齒，高高隆起圓潤

如丘陵的腹部，及在四肢腰跨間盤根錯節的深紫色肥胖紋。小時候(在他體重仍

未破百前)他的同學就會戲謔地叫他陳河馬。 

  長大後的陳和芒身形彷彿呼應大家般日漸膨脹，竟越來越似隻胖碩的河馬。

而隨著軀體無可遏止的龐大起來，陳和芒反而往身體裏頭無限縮小，好似躲在層

層肥油的保護之後，才能不被世界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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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那個人了嗎？也長得太胖了。」 

  「怎麼有人可以這麼可怕，要是我就自殺好了，哈哈哈。」 

  「喂！陳河馬，你是不是全家也這麼醜這麼胖啊？說話啊！」 

  「我看過他爸爸喔！也長得跟河馬一樣呢！」 

  的確，陳和芒的爸爸，也一樣有著擁腫的身軀，一樣鼓凸的眼。但陳河芒卻

有個美得不像話的妹妹──詩詩。 

  她一點兒也不胖，相反的，她纖弱的仿彿風吹即斷，禁不起一絲半毫的摧殘。

詩詩還有張白淨的小臉，搭配一雙深邃無波的漆黑眼眸和流瀉如瀑的黑色長髮。 

  陳和芒聽過一種說法，其實大多數的人瞳色和髮色都不是真正的黑，或多或

少混雜著紅棕色。而詩詩的黑色，卻是最為純粹的那種，彷彿黑洞把世間色彩都

吸捲，無限壓縮凝鍊所造就。 

  然而在另一人之前，那樣的黑便褪色為塵埃。詩詩的媽媽，也就是陳和芒的

生母，同詩詩一般的纖柔美好，美的驚為天人。 

  陳和芒知道媽媽的雙眸和髮色的黑更深更深，走到宇宙的極暗之處都不一定

能找到同樣的色彩。媽媽的美，比起詩詩的脫俗，更帶有一股危險的氣息。若有

若無，勾人心弦。彷彿她是一隻未上枷鎖的雀鳥，隨時都會揮動羽翼再也不回頭。 

  然後，陳和芒的媽媽真的在生下妹妹的不久後便消失在了他的世界。媽媽午

夜的出逃，不僅帶走了家裡的光芒和色彩，也一併帶走了一部份的爸爸。從此陳

和芒擔起了家庭的重量與母親的責任，以他肥厚的皮下脂肪溫柔的包覆退化了的

爸爸和年幼的妹妹，並且用膽固醇的母奶細心哺育他們。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 

  「我的名字叫陳和芒，畢業於 XX專科，曾在倉儲物流業待過一段時間，希

望至今累積的經驗能在貴公司……」 

  會議室裡老舊的風扇搖晃，攪動著室內凝滯的悶熱空氣，發出刺耳尖銳的聲

響。汗水涔涔的在陳和芒軀體蔓延，彎彎曲曲，迂迴地繞過肉塊間夾層。枝微末

節在他的臉上縱橫，其餘枝枒滲出每一個舊式西裝外套的纖維，在他細心補了又

補的破洞處汗酸發芽，蠢蠢欲動。 

  午後暑氣蒸騰，面試官昏昏欲睡的翻著白眼，幾綹掩飾光亮額頂的髮絲垂落

窄短鼻梁前。陳和芒勉強自己繼續連他也覺得乏味的自我介紹，一邊在心裡計算

著。三個月來十七次的面試失敗、積欠的房租、妹妹高三的學費和補習費、家裡

的電費如此等等。 

  「我會努力認真，為公司付出，與公司一同打拼的。」陳和芒用練習了上百

次的話語作結，最後特別加重了聲音，面試官這才渾身一顫，猛地驚醒。 

  「哦……好好……呃……所以你剛剛說你叫陳甚麼?」 

  第十八次的面試失敗。 

  「陳和芒。」 

  「好的，陳……先生，結果我們會再另外通知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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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路特別漫長，視野在烈日下搖搖欲墜，整個世界都被拉長彎曲成滾水

裡的波紋，陳和芒想著自己也是扭曲的。 

  媽媽在逃離他們家之前曾說過，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為了成為完美的圓而活

著，一路向前在途中磨去稜稜角角，最後變得圓滑而世故，逐漸接近理想弧度。 

  「但是啊媽媽，如果從一開始就沒有那些稜角，是以爛泥的姿態降生，那又

該怎麼辦才好呢？」陳和芒還來不及問這個問題，媽媽便迅速滾離了他的世界。

但在日後的歲月中，陳和芒自己找到了答案。 

  他的存在是為了給人踐踏，做別人的支撐，他就該當泥巴路，讓別人能成為

完美的圓。而他那美麗的媽媽，是不是在滾過爛泥的兒子後也成為了圓？想必是

如珍珠或寶石般光彩奪目吧。 

  陳和芒曾幻想成為那樣的圓。 

＊ 

  媽媽走後，陳和芒便再也沒開過那扇門。 

 

  與記憶中的媽媽相對的，記憶中的阿爸一直是灘混濁憂傷的死水。阿爸和媽

媽一直是分開來睡的，家裡左邊數來第二道門便是媽媽的房間。 

  陳和芒記不清自己是否曾經如其他孩童一般，親暱的同母親相處過。他一直

都是站在很低很低的地方，像仰望神祉一般同阿爸仰望媽媽的。 

  他們生活於同一個屋簷，彼此間卻隔了一層紗網，他再怎麼努力睜大眼，看

到的也是模糊不清的身影。他總徒勞的從纖維的縫隙，反覆去試圖拼湊那人肌膚

的紋理。 

  但他仍無庸置疑的愛著媽媽，也渴望媽媽的愛。導致他總忍不住近乎貪婪的

蒐集有意無意中獲取的任何媽媽的碎塊，她哼過的旋律，走路時挺直的背脊及總

是高高昂起的下巴，微笑時嘴角眼角眉梢彎曲的弧度。 

  那時他不覺自己有錯，也未曾意識到這樣心態的扭曲。 

 

  這些偏執讓他在十歲時患了夢遊。 

  每到夜深時，他便會繞過鼾聲連連的阿爸，摸黑小心翼翼地走進媽媽的房間。

他的意識無比清晰，軀幹卻不受他控制。他害怕被發現，卻也因為期待而悸動，

深陷淺意識和慾望共同策畫的罪行。 

  輕轉握把，爾後推開門，媽媽的氣息隨著月光和晚風傾瀉，他知道門後的人

美得令人屏息。 

  腳底厚實的肉墊是腳步聲最好的掩障，他會極其輕緩走到媽媽床邊。 

  媽媽的黑髮散落，比夜色還更深更濃，表情因放鬆而柔和，浸浴在明亮的月

光中。陳和芒那時年紀尚小，卻能明白這樣的美超過世間萬物，非性或慾等骯髒

之物可玷汙。神聖莊嚴，如同信徒虔誠跪地接受佛光照耀，他總有種流淚的衝動。 

  陳和芒往往會一動不動地站好幾個小時，直到天色漸亮才悄然離去。那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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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如夢的夜晚，曾是他人生最寧靜的時光。就像於深夜躺臥在微風輕拂的湖畔，

萬籟俱寂，獨佔漆黑夜空和繁星滿天，直至安然甜睡。 

  直到某天，陳和芒如常凝望媽媽的面容時，忽地失足跌入一雙深不見底的眸

裡。 

  媽媽醒了，與呆滯的他四目相交。後來的記憶在陳和芒腦中戛然而止，彷彿

本該平坦祥和的前路，突地生出一道猙獰斷崖，越過深壑望去只有迷霧慢慢。他

只知道從此媽媽的房門便鎖了起來。 

  媽媽離開前，他沒有勇氣再次打開那道門，因他怕面對他已永久失去了那些

靜謐美麗夜晚的事實；而媽媽走後那成了詩詩的房間，他也再也沒理由打開，詩

詩畢竟不是媽媽，很多美好的事物都隨媽媽一同消失了。獨留他深陷回憶的泥沼

驚慌匍匐，最後緩慢下沉。 

＊ 

  一聲狗吠，陳和芒有些恍惚的抬起頭，接著看到一條瘸了腿的雜種狗從巷子

旁的垃圾桶衝出，一歪一拐的朝他奔去。雜種狗親暱地往他身上蹭，濕潤的口鼻

在陳和芒的西裝外套留下痕跡。 

  「今天你也在啊。」陳和芒笑著順了順雜亂的狗毛「別急別急，我這就弄東

西給你吃。」也許是出過車禍，狗的一隻後腳以不自然的角度往外彎出去，行動

的不便導致牠比其他狗瘦弱了些。陳和芒從塑膠袋裡拿出一袋火腿腸，才剛打開

包裝就聽到一陣氣急敗壞的叫罵。 

  「夭壽，攏係恁啦！」一個皮膚蠟黃的老婦拿著掃把從巷裡跑出，陳和芒腳

旁的的狗立刻警戒的繃緊肌肉，然後一溜煙竄走。看到狗跑走，老婦的怒氣更甚，

幾乎要拿著掃把往陳和芒頭上打去。 

  「攏係恁每天佇遮飼狗！一堆糞掃狗總給咱的社區用得亂七八糟！」老婦一

邊說一邊指著被翻的東倒西歪的垃圾桶。「請郎來抓狗仔嘛沒路用！」 

  「歹勢歹勢，我看那隻狗很可憐才餵他的。」 

  「以後毋通擱乎我看到恁。」陳和芒正狼狽地想起身離開，卻聽見老婦又加

了句。「啊濟火腿肉毋是恁用的嗎？給我用手撿起來。」 

  本來要餵狗的火腿腸此時散落於骯髒的柏油路面，與菸蒂和檳榔殘渣躺在一

起。陳和芒只得用剛撥下的塑膠包裝將它們一一捻起，肉汁沿著粗短的手指流下，

老婦見狀立刻皺起她那張乾黃的臉。 

  「用好卡緊走欸！」老婦一邊揮著掃把趕陳和芒走，嘴邊小聲叨念著「哪有

郎生得遮醜，又擱大箍，真正係傷目睭。」 

  陳和芒聽見了，感覺自己的肥肉隨著話語共震，自卑以沉默的形式將他罩頂，

狠狠地把他按壓於地表，他抬不起頭。 

 

  黃昏緊逼，腥紅的夕陽將陳和芒給拖曳成長長的黑色剪影。向晚的街道十分

擁擠，行人踩踏於彼此的影子上，卻獨贈予陳和芒周遭一個半徑一米的圓。他慢

慢隨著人潮向前，感受眾人嫌棄的眼神和低語，感受手上火腿腸的肉腥味像蒼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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縈繞不散，感受不合身的西裝濕漉漉地緊貼他的肚腹，感受他其貌不揚的臉因為

種種情緒脹紅發熱。 

  他是一隻誤入人類社會醒目的扎眼的河馬，是排列整齊向前滾動的圓中一坨

不入流的糞土。 

  一個不合時宜的存在。 

 

  一個畫面閃過腦海。小學都會例行做健康檢查，其中一項是要腳跟平貼於地

蹲下。在口令下其他同學都整齊畫一的的完成動作，只有他微微屈身便往後翻滾。

他想趕快站起，著急下卻忘了怎麼使用肌肉，只能四腳朝天翻騰。四周頓時笑聲

一片，他一丟臉又更急，動作猛烈如被翻背的蟑螂劇烈掙扎。所有人的視線朝他

投去，卻沒人伸出一隻手。 

  猛地有人朝他的側肋踹了一腳，同學瞬間安靜了下來。他痛得縮起身子，視

線朝上看到班導嫌棄的目光。 

  「不好好健康檢查，在這裡演甚麼戲。你為甚麼不能合群一點？」那時陳和

芒一陣委屈，眼淚夾雜滿臉的汗一起流。 

  「對……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癱在地上哭著道歉。 

  「給我站起來!」 

  「對不起。」 

  「你還在地上做甚麼，站好!」 

  「對不起。」 

  他做不到。 

  他想融入人群，他也想站起，但再怎麼努力都只能眼睜睜看著其他人離他遠

去的背影。 

 

  路邊攤麵店正大聲的播著收音機，混著收訊不良雜音的播報聲在一片嘈雜中

反而特別清晰。 

  「甚麼河馬流眼淚，其實都是無稽之談。」「那河馬阿河事件又該如何解釋

呢?」「我在這邊告訴聽眾，會因情感而流淚的只有人類和黑猩猩，其他動物流的

根本就不是淚。」「那阿河流的到底是甚麼啊？」「其實那只是分泌物啦，也就是

眼屎！」主播之一信誓旦旦的宣告。 

  「不對喔。」陳河芒在心裡想著 

  「河馬也是會悲傷的不知如何是好，流下痛苦的淚水的。只是人類看不見罷

了。」 

  河馬一直都在哭泣著。 

＊ 

  推開老舊公寓的鐵門，惡臭蜇伏於黑暗之中。 

  「阿爸，跟你說好多次了晚上先開燈，甚麼味道這麼臭？」陳和芒點開吊燈

看到頹喪的父親一動不動癱坐在壞掉的電視機前，畫面卡在某台的連續劇，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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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女人透過螢幕甜甜地笑著。陳和芒將超商的過期食品整齊的收放於廚房，

隨後回房脫掉緊貼於身的西裝，換上一身寬鬆便衣。 

  一路他尋找臭味的來源，最後發現源自於客廳的阿爸。 

  「阿爸你怎麼這麼臭？夭壽，怎麼有屎？」陳和芒看見父親的褲檔沉甸甸的，

深色污漬一路蔓延到木椅上，於是他連忙扶著阿爸到廁所沖洗。 

  陳和芒的爸爸好似一尊破敗人像，任憑陳和芒擺弄也毫無反應。陳和芒用溫

水輕柔的洗淨阿爸的股間和垂軟的性器，再用泡沫塗滿他蒼老的身軀，層層疊疊

的肚皮被陳和芒逐一剝開擦拭。他的父親依偎著他，就像嬰孩依偎著母親。 

   

  他所知的阿爸是一攤死水，是渾沌黯淡的灰色。媽媽還在時，阿爸是陰霾一

般透明又厚重的淺灰，媽媽走後，他成了死亡一樣的鴿灰色。陳和芒害怕那灰色

與他的基因間緊密糾纏，他常想像那些灰隨著他的血液汩汩流動，穿透心室與瓣

膜之間，流過他身體的每一處微血管，最後侵蝕進他的腦，蒙上他的眼，將他變

得行屍走肉。 

  活著，卻跟死了一樣。 

  那樣帶腐蝕性的灰也許就是媽媽真正想逃離的東西。阿爸周身旋繞的灰如濕

氣在家裡滋衍，接觸到每個物體就附上去薄薄一層，讓牆上佈滿了星星點點的霉

斑。而照顧著整個家的陳和芒有時會覺得身上堆積的霉如千斤之重，他幾乎在倒

下的邊緣晃動不已。 

  然而他始終無法恨媽媽，甚至在心裡深處慶幸媽媽的離開。他相信美麗的事

物就該展翅高飛，而不是與他們蜷縮在陰暗潮濕的角落一同腐朽。 

  他更無法恨阿爸，無法把過錯加諸一個如此可悲的人之上。媽媽走後，灰色

從綿綿細雨變成滂沱暴雨，阿爸是在雨中迷途的人，只能任由大雨沖刷、倒地，

直到身體也化做一攤泥水。 

 

  陳和芒曾在家裡翻出一張照片，年輕的阿爸對鏡頭笑著，身形還未走樣且眼

中沒有一絲陰霾。他怎麼也想不透，是甚麼把照片裡的男人變形成身旁光裸空洞，

毫無尊嚴的老男人。 

  如果阿爸眼裡光彩未曾消失該有多好，如果他自己也能成為照片裡的男人該

有多好。也許媽媽便不會離開，他的家不會如此殘敗。他會成為普通不過的圓，

同其它圓齊刷刷地向前滾動。 

  而詩詩……，他無法再想下去。 

  他愛詩詩嗎？他反覆詰問自己，投出一個個問句卻像把石子投入無底的深井。

他從來就搞不清他對詩詩的情感，也許那只不過是對媽媽的情感的延續，只因眼

前的女孩和媽媽是多麼的相似。同時他也畏懼著詩詩，怕她不過是媽媽早已背棄

他們的證據。詩詩和爸爸抑或是陳和芒一點也不像。詩詩是黑白分明的，並不摻

雜著混濁的灰色。 

  陳和芒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十六年，卻只是用不間斷的沉默給予來掩飾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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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盡可能給了一切，卻不包括哥哥──更準確來說是為父者的愛。他甚至深深埋

藏著對詩詩的嫉妒，嫉妒她所擁有的美麗，因陳和芒是如此醜陋。 

 

  安頓好阿爸，簡單處理兩人的晚餐，然後陳和芒寫張紙條留給詩詩，並在上

面押兩張千元大鈔。他鮮少與詩詩說話，因此他總從學校那邊得知詩詩的近況。

詩詩品學兼優，詩詩十分受歡迎。得到的總是諸如此類的答覆，陳和芒的確也放

心許多。 

  簡單梳洗後小憩一下，陳和芒又準備去超商值夜班。 

  早上沒有面試就打工，下午到傍晚六點稍微小睡一下，接著起來準備晚餐和

照料父親，剩下半小時把自己整理乾淨，晚上再值夜班到隔天清晨。 

  陳和芒的生活規律如反覆擺盪的鍾錘，日日夜夜在鍾面下進行周而復始的簡

諧運動。穩固平實，卻也平淡無轉機。然而陳和芒耽溺於這樣的索然無味。 

＊ 

  半夜兩點四十一分三十五秒，深夜新聞播膩了流著分泌物的河馬，改而爭論

立委上過哪些摩鐵。超商垃圾筒滿溢，果蠅在陣陣酸臭味中旋繞，等待人將其收

拾。 

  倉庫後連接著小巷，垃圾集中區就在那，時常有人聚集藏身於社會死角，一

個個眼裡都是幾乎凝滯的灰色漩渦。巷內無光，黑夜白天都一樣晦暗，僅樓瓦屋

磚間一條細縫如微小呼吸孔，可以稍微喘口氣瞥見天空的樣貌。 

  陳和芒將幾大袋垃圾扛去時，瞥見巷內一對影子糾纏不清，就著頭上灑落稀

微的月光，他只能勉強辨別出那對男女的輪廓。 

  陳和芒本想移開視線，但那女人全身散發著難以言喻的魅力，叫人目不轉睛。

即使在黑暗中，陳和芒也能從剪影看出她纖柔的身材，女人軟軟的倚在男人身上，

一頭黑髮比黑夜還要更深更濃。即使在這樣汙穢的環境，依然超脫世俗。如同隨

時要起飛的雀鳥。 

  然後女人稍微側過了臉，髮絲從臉龐滑落。 

  「媽？」陳和芒幾不可聞的囁語，男人沒聽見，但女人聽見了。 

  女人一個掉頭就想跑，陳和芒立刻就追上去。 

  「媽......媽！是妳吧？」陳和芒瘋狂地叫著。男人狀況外的跟著女人跑，但

在看到陳和芒追來時下意識就斷定陳和芒是威脅。 

  碰地，一個拳頭狠狠砸向陳和芒的臉，他頓時倒臥在地。緊接著又是一腳踹

向陳和芒腹部，陳和芒痛苦的喘著氣，但嘴裡仍模糊喊著「媽……媽……」 

  在另一腳要踹下之前，一隻雜種狗歪歪斜斜地衝出來，護住陳和芒。瞬間小

小的身影被彈起，重重摔在地上。   

  男人至此仍未停手，一腳又一腳，狠踩向沒有招架能力的陳和芒。可陳和芒

早在雜種狗重摔至死的那一刻就悲傷的昏倒了，以至於他沒聽到女人尖叫著阻止

男人。 

  「不要打了！住手啊，你快住手，不要打他！那是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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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和芒不記得自己是甚麼時候抱著溫熱的狗屍回到家的，他木然的將狗屍裝

進黑色塑膠袋裡，然後再次打開家門，阿爸一如往常的坐在壞掉的電視機前，空

洞的眼盯著停格的螢幕，一個美麗的女人甜甜笑著。 

  空氣混著腐爛的味道。 

  陳和芒覺得胸口彷彿被硬生生掏空，沒有痛苦沒有悲傷，只剩一片黑暗。     

  「阿爸，我看到媽媽了喔。」陳和芒的父親仍一動也不動。 

  「阿爸，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美的圓對吧？」不然那麼美麗的媽媽怎會做著

如此醜陋的事？ 

  陳和芒猛地衝到電視機前，將電視機砸到地上，那美麗的女人一起被摔至地

面，整張陶瓷般的臉龐龜裂破碎，裡面竟流出汙濁的糞土，頓時醜陋不堪。 

  「不要再想媽媽了阿爸，那不是媽媽！媽媽不會回來了，媽媽丟掉了我們，

她把我們都遺棄了！陳和芒咆哮著，聲音因悲憤變形。阿爸依舊平靜地坐在他面

前。 

  「......阿爸？」最後陳和芒小心翼翼的在父親面前跪下，顫抖著問「我的安

眠藥前天被你全吃光了對吧？」 

  陳和芒痛哭了起來，又突然開始大笑，像個嬰兒在地上翻滾著，淚水混著鼻

水口水爬滿整張臉。這是陳和芒第一次那麼憎恨母親，第一次那麼痛恨美麗的事

物。 

 

  天亮了不知道多久，陳和芒才從夢中醒來。他渾渾噩噩的站起，發現窗外烏

雲密布。 

  「阿爸，我去給詩詩送傘喔。」陳和芒夢囈一般的呢喃，便逕自向公寓的樓

梯走去，正巧踩在那個包裹著狗屍的黑色塑膠袋上，頓時失去平衡。 

  一階，三階，五階......他瞬間滾過了身上的那些重擔和痛苦，滾過那些刺傷

他的流言蜚語。十七階，十九階，二十一階......滾過了早已分崩離析的他的家，

滾過膨脹至爆炸的他的人生。百餘公斤的肉奔騰起來，誰也減緩不了鋪天蓋地的

氣勢。 

  蹦！蹦！蹦！嘎拉！ 

  肉身與牆壁推擠，骨頭與地面撞擊。十八層樓，像孩子把黏土搓揉成團，將

陳和芒一直以來所厭惡的身軀搓成了完美的圓。先是頸椎，接下來是左手臂。一

點一滴的，陳和芒的四肢和頭顱壓進脂肪堆中，再也不成人形。 

  那圓球頂部，該是陳和芒壓平的面部的地方，滲出了一滴透明的液體，順著

圓弧拋飛而出，逸散在高速滾動的人球後。 

  一樓，逃生門，撞擊。 

＊ 

  巨大的聲響將老警衛從昨夜的宿醉中給驚醒，他搖頭晃腦的站起，又被自己

腥臭的嘔吐物給滑了一下跌回鐵凳。他含糊的吐了幾句三字經，夾雜濃濃酒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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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液的氣味，再次艱難的起身，差點又滑了一跤。 

  當老警衛罵罵咧咧的蹣跚向騷動處踱去，卻看到難以置信的光景。 

  「幹！這三小？」 

  一頭神情悲傷的河馬眨了眨眼，然後流出一行淚水。轉瞬，河馬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地肉塊，和前方牆中央的大洞透露出的陰暗的天空。 

  老警衛不可思議的摸摸自己的臉，卻發現一小片濕痕。 

 

  就要下雨了。 

 

 


